
三姐的
准“军嫂”生涯
□贺宽叶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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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著名作家桑品载在一
篇文章写了他50年前亲身经历
的一个小故事， 读后令人不胜
感叹。

当时， 桑品载在台北郊区
买了一栋房子， 不久便认识了
邻居王先生。 闲聊中对王先生
的境况有了大致了解， 知道他
是二战时期的一名退伍军人，
因为没有多少文化， 退伍后就
被安排在一所中学教体育， 微
薄的收入常常使全家陷入窘
境。 即便如此， 王先生也不敢
丢了这份工作， 依然尽心尽力
地坚持下去。

也许是上帝对王先生的格
外眷顾。 一天下午， 他下班走
到半路， 发现前面有一个四方
形的黑色皮包。 出于好奇， 他
就捡起来打开查看。 这一看，
可把他吓得呆住了： 包里整整
齐齐放着一万美金 （当时一万
美元合新台币四十五万元， 桑
品载买的那栋房子还不到十万
新台币）。

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
王先生不知所措， 于是便又翻
看了包里， 结果除了一万美金
外， 里面再无任何能够与失主
取得联系的证件。

虽 然 王 先 生 很 需 要 钱 ，
但他认为， 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绝不能据为己有。 于是， 他就
站在路边等失主 ， 一 直 等 了
三 个 多 小 时 仍 不 见 失 主 出
现。 无奈之下， 他只好把钱带
回了家。

往后几天， 王先生密切关
注着媒体的新闻， 想看看有没
有失金的报道， 结果也让他大
失所望。

王先生想到了向桑品载求
助， 和盘托出了事情的经过和
自己当前的困扰： 一、 这不是
我的钱， 我绝对不能要； 二、
虽然我想归还， 却不知道失主
是谁； 三、 我也想过把钱交给
警察， 但又有些不信任。

桑品载问王先生： “你为
什么不和你老婆商量一下， 看
她能不能给你拿个主意。” 王
先生严肃地说： “这么大的一
件事情， 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再说， 女人的嘴巴向来不严，
她万一不小心说了出来， 事情
就更麻烦了。” 桑品载被他逗
乐了： “你把这事搞得跟国防
机密似的， 那你究竟想如何处
理这笔钱？”

王先生沉吟了一会 ， 说 ：
“我想将钱捐给慈善机构， 但
又觉得这数目实在太大， 怕收
了这笔钱的慈善机构一旦说出
去， 必然成为媒体争相报道的
新闻， 那时我就惨到家了， 还
不整天被记者追着屁股采访？
我可不要出这个风头。”

看着王先生的为难样， 桑
品载也想不出好办法。 最后，
还是王先生一锤定音： 先分批
到银行把一万美金大钞全部兑
换成新台币， 再以 “无名氏 ”
寄给数家慈善机构。

王先生请了事假， 每天往
返于各家银行。 经过几天的辛
劳奔波， 终于将一万美金全部
兑换成了新台币。

其间， 桑品载也找来一本
“慈善团体” 的电话簿， 以方
便王先生寄款时所用。

此后半月时间， 王先生每
天夜里都要来桑品载的家里，
坐在小书房对地址、 写信封、
贴邮票 。 桑品载则坐在他对
面， 看着灯光照着他黝黑的脸
和疏落的头发， 敬佩之情油然
而生。

桑品载在文中写道： 我对
“英雄 ” 的内涵有如下认知 ：
明知该做而做， 就是英雄。 所
谓 “该做”， 不必然要高悬到
人类命运的层次， 面对个人生
命中的遭遇， 该做便做， 一样
可成为英雄。

王先生就是这样的英雄 ，
是不折不扣的真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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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相册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 您身边发生过感人
至深的工友故事吗？ 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
如果有， 那就用笔写下来， 给我们投稿吧。

投稿要求如下：
图片故事———以有趣的照片

为由头， 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
事。 可以是今天的故事， 也可以
是昨天的故事 （每篇1至4张照片
均可， 800字左右， 请注明您的
真实身份）。

工友情怀———以真实的工友
间发生的事情， 表达工人阶级的
互助情感 （每篇800字左右， 要
照片）。

工会岁月———以照片为由
头 ， 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
（以一个故事为主， 800字左右，
有1至3张相关图片）。

青春岁月———讲出您青年时
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 每篇
500字左右 ， 署名可尊重您的要
求 。

家庭相册———以家庭照片的
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 （每
篇300字一张图）。

□袁斗成 文/图

那个老头，再也吃不到我寄的月饼了

□张达明 文/图

“英雄”的内涵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三姐认识 “三姐夫 ” 没几
天， 就跑到他家干活去了。

旧时农村， 只有订了婚， 姑
爷媳妇的名分才能确定下来， 才
能改口称呼对方父母为爹娘， 才
可以名正言顺经常登门。 登门干
什么呢？ 干活。 那年头， 家里家
外永远有干不完的活 ， 人手奇
缺， 找姑爷娶媳妇， 也是找一份
劳动力。

“三姐夫” 从对越自卫反击
战的前线返乡休假， 经人介绍认
识了三姐。 虽是一个村， 此前互
相并不认识。 那时候青年男女是
不往来的， 交往多了犯忌讳。 他
们见面的短短半个小时， 决定了
三姐后半生的命运。 后来， 听三
姐说，那次见面“三姐夫”是小胡
同里赶猪———直来直去， 三言二
语把自己的家庭情况和盘托出：
父母年迈， 身体不好， 家里兄弟
五个自己是老大 ， 无一成家立
业 ， 请三姐慎重考虑 。 “三姐
夫” 还介绍了自己在部队参战情
况，刚荣立了三等功，入了党，自
己憋着一股劲继续好好干。 “三姐
夫” 以军人的直率坦诚获得了三
姐的信任， 温柔善良的三姐接纳
了 “三姐夫” 清苦贫瘠的家庭。

“三姐夫” 留下一张头戴钢
盔， 身背卡宾枪的戎装照， 毅然
重返战场。

半月后三姐接到 “三姐夫 ”
从云南老山前线猫耳洞里写来的
信 ， 看完拿着信就去了 “三姐
夫” 家， 读给 “三姐夫” 不识字
的父母听。 后来据三姐讲， 她把
信的内容改变了许多， 多是报平
安的吉利话， 为的是安慰老人，
不叫老人过多担心。

从此后， 隔三差五， 三姐就

去 “三姐夫” 家帮忙干活。 屋里
的、 院里的、 坡里的， 三姐放下
这样拿起那样， 样样精通。 “三
姐夫” 来了家信， 三姐读给两位
老人听。 然后两位老人口述， 三
姐执笔， 把老人的挂念和嘱托送
到前线 “三姐夫” 手里。 自己家
里有了好吃的， 三姐留下自己那
一份给两位老人送去。 老人生病
住院 ， 三姐悉心照料 ， 日夜陪
护， 医生和病友有的认为是亲闺
女 ， 有的认为是过了门的儿媳
妇， 都想不到是没有任何名分尚
未订婚的 “儿媳妇”。

那天大伯父怒气冲冲找上门
来， 来找父母 “兴师问罪”， 质
问为啥没订婚三儿就往人家家里
跑。 父母满口答应下来， 说一定

好好管教好好看着， 一定不让女
儿坏了门风。 大伯父前脚出了家
门， 父母相视一笑， 说： 和榆木
疙瘩没法讲理 ， 只能应付糊弄
他， 他再来， 咱继续糊弄他。

一晃两年过去， 期间三姐和
“三姐夫 ” 订了婚 。 “三姐夫 ”
本来可以转为志愿兵长期留在部
队， 可是他为了照顾父母， 也为
了减轻三姐的负担， 选择了光荣
退役。

回到家乡那天， 他把一串用
子弹头制作的金光灿灿的项链挂
在了三姐的脖子上， 感谢三姐两
年来没有名分的付出。 三姐的准
“军嫂” 生涯结束了， 但她对军
人的理解， 对军队的热爱， 一直
持续到现在。

月是故乡明。 中国人的世纪
乡愁就是回老家。 乡愁是悬壶济
世的名医， 扑在故乡的胸怀， 无
需望闻问切， 所有的牵挂和思念
就会悄然痊愈。

我向来不食甜食 ， 对月饼
“敬而远之”。 但给家里寄盒月饼
是我多年的习惯， 只为弥补那份
无法陪同在老人身边的愧疚。

去年9月初 ， 早前写了篇评
论参加征文， 我收到一家食品公
司寄来的中秋大礼包， 打开快递
见是8个月饼， 我当即原封退寄
回老家 ， 让岳父岳母尝一下也
好。 哪知刚从快递点往回走， 妻
妹在电话里告诉我， 岳母把岳父
送到邻市的医院看病了 。 不碍
事， 让我们不必记挂。

下旬和老婆回家， 岳父听说
了， 说什么也要出院。 等我们一
路兼程赶回， 岳母已经买好了猪
肚、 土鸡和兔子， 冻在冰箱里，
而那盒月饼却还剩下了一半。

岳父拿出月饼 、 水果和饮
料， 还拉熄了电灯， 别出心裁点
燃了两支蜡烛 。 在摇曳的烛光
里， 岳父动情地说： “咱们补过
个中秋吧， 虽然迟了， 但一家人
团团圆圆的， 就是过节。”

愧疚一下子涌上我的心头 。
我和妻子结婚二十年， 但还是第
一次和岳父岳母过中秋。 当几个
月饼被 “消灭”， 岳父又去煮了
一锅糖水， 看着我们欢天喜地品
尝， 岳父说明早不送我们了， 我

劝他早点睡觉， 岳父意犹未尽地
说： “老头子没事， 再陪你们聊
聊天。”

第二天清晨， 岳父还是 “失
言” 了， 楼下不到一百米就是汽
车站 ， 岳父扛起编织袋走在前
头 ， 岁月不饶人 ， 走不了几步
路就要停下来喘气， 但他坚持要
送我们。 冷冷清清的车站， 昏黄
的路灯下， 碰到一位熟人， 得知
第一班公交还要半个小时， 岳父
居然叫了辆小车， 而且抢先一步
付了车费。 挥手告别， 岳父在车
后追了小段， 不停地嘱咐： “一
路小心点 。” 岳父还说了什么 ，
一下子淹没在风声里。

谁能料到， 这竟成了永别。

今年元旦期间， 我因为摔伤
导致股骨骨折， 动手术后需在床
上静养两月左右。 岳父岳母听说
了， 本来决定来看望我， 被拒绝
后说啥也要寄点腊味来。

哪知正月十二， 岳母在电话
里说， 昨晚医生通知家属， 岳父
可能熬不过当晚了。 因为晓得我
们走不开， 岳母就没有马上告诉
我们。 多年前， 岳父就患了哮喘
等慢性病， 哪知这次病情急转直
下， 妻子刚到机场， 儿子就在微
信里说： 外公走了。

还记得十几天前的除夕夜 ，
我跟家人视频 ， 岳父盯了我好
久， 嘱咐道： “好好养伤， 家里
不用惦记。” 岳父再无更多的言
论， 仿佛字字珠玑。 等他闪出了
镜头， 好像去倒茶水了， 儿子悄
悄对我说： “外公在抹眼泪。”

家， 多么温馨的字眼， 然而
却成了生命中一个平常的旅店或
驿站， 我只是一名匆匆的过客。
我本打算等老婆退休后就落叶归
根， 把岳父岳母接到一块儿住，
可是难以天遂人愿。

中秋即将来到， 那个老头再
也不会吃到我寄过去的月饼了，
但我仍会买一盒， 隔着时空的距
离， 诉说永远的思念……


